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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人
不可貌相，海水
不可斗量。但在
現實生活中，又
常常發生以貌取
人的事情。

我長期生活在大學校園內，校區
大門口有一報攤。儘管完全可以在郵
局訂報，而且也有贈送的報紙，但我
還是習慣天天到門口報攤買報。家人
也不嫌煩，反倒覺得這是我每天離開
電腦出去 「放風」、稍事休息的難得
機會。其實，我自己知道，每天這樣
一次 「何妨一下樓」，對我來說是難
得的 「接地氣」的機會──住在樓上
，如果沒有其他事情，一天到晚不下
樓，人高高在上，慢慢地，生命就與
地氣越來越遠，時間一久，身子也就
會空虛漂浮起來，甚至辨不清東西南
北了。

樓道裡常有婦人們牽了寵物狗下
樓遛狗，我無寵物，所以孤身一人下
樓遛自己。說是 「遛」，其實也是目
的地明確──到校門口買了報紙就回
來。一路所見所聞，似乎已足以讓我
每天保持着與一個具體的時間空間之
中的日常生活之間必要的接觸，說出
來的話，做出來的事，也就不至於像
身體一樣老是漂浮在半空中，不知天
高地厚。

門口報攤換了幾次主人──最近
一次 「變更」的結果，是原來的打工
者，變成了新主人。一個報亭頂下來
需要多大投入，我沒問，也不清楚。

但就這樣一個報亭，除了主人夫婦每天起早貪黑，還
需要一個看攤賣報的僱工。現在的女主人，其實原來
就是這個報亭的僱工。

新來的女僱工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婦女，看上去
倒讓人一下子想起在北京或者北方某城市街頭所見的
那些北方婦女：身體略有些發福，一種與某種生活之
間很是熨貼的感覺──她們與那種生活之間的關係，
沒有一絲一縫的縫隙，彼此完全脗合，就是那種感覺
。坐在報亭裡，她不會讓你產生任何不大協調的怪異
感覺。每次經過報亭，你不會有任何陌生或者新奇的
感覺，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儘管現在坐在報攤後面
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但其實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原來的報亭女僱
工，也就是現在的報亭主人，基本上就是一個賣報人
──人家來買報時就賣報，無人買報時就在報攤裡面
清理報刊雜誌，終歸是一個忙碌的人。而這位新來的
報亭女僱工，別人來買報時，她還會跟你講幾條你要
買的報紙當日頭條新聞，或者議論下報紙上面的新鮮
事兒。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在我去買《參考
消息》時，跟我談起了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在埃及開
羅大學的演講！這讓我極為震驚，回去後說給家人聽
，家人也覺得不可思議。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
我每次去報亭，都發現只要沒有人買報紙，這位新僱
工就坐在報攤後面讀報，那種讀報的姿勢，也很是大
氣豪邁，全然不像是一位女子的舉止。這種報紙與讀
報人之間所形成的奇妙的反差，讓人震驚之餘，亦生
好奇，不過我終究沒有興趣去打聽這位賣報──讀報
人的故事。

如果說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一次人不可貌相的故事
，另一個故事則是聽說來的。

內地一所大學的領導，率團到台灣參訪，其間為
一台灣民間學者的儒雅風度和學問所吸引，遂當場邀
請此人適當時候參訪該領導所主政之學校。後此人果
然應邀而來，領導也踐約為其主持了一次學術講座，
並邀其主政學校的大牌人文學者們前往捧場。既然是
領導邀請來的客人，又是民間學者，前來捧場的教授
們自然知道所謂的 「潛規則」，亦或應有之禮貌。不
想此相貌堂堂之學者，講座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以至
於其中一位應邀來捧場的教授實在聽不下去了，站起
來對着主席台上座的校領導說：領導，你是不是被忽
悠了？

在一個才能、機會和秩序都公平合理的社會，上
述這樣以貌取人的可能性大概會少一些，不過依然還
是會有另外類型的人與相貌之間的落差事情發生──
如果比爾．蓋茨就這樣行走在大街上，大概一大半人
不會覺得這是當今世界首富之列的人，相反我們會以
為剛從身邊走過去的那位衣冠楚楚者更有經濟實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修飾着裝，從來就不只是一種
自我心理滿足的行為，還有着更為複雜豐富的社會內
涵。

曾幾何時，歐美大
片、日韓言情片等外來
劇充斥着內地的電視熒
屏，看日韓劇成為白領
中的潮流，劇中人成為
都市青年的偶像。

隨着《亮劍》、
《士兵突擊》、《金婚》、《我的團長我的
團》、《潛伏》等一大批國產精品電視劇的
熱播，國產電視劇重新受到市民的寵愛。那
些曾經的日韓劇的 「粉絲」們，也開始 「譁
變」，成為國產電視劇的鐵桿 「粉絲」。

作為一個影迷，姜某曾經一度將 「中劇
」打入冷宮。在他眼中， 「國產情景劇連笑
聲都特假。而國產警匪劇，情節拖沓，邏輯
離譜，演員造作」。他的書櫃上，排得密密
麻麻的碟片中，美劇佔了多一半，《二十四
小時》、《越獄》、《迷失》、《英雄
》……都是美劇迷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而女
友百看不厭的日劇韓劇則瓜分了剩餘空間：
《交響情人夢》、《我的名字叫金三順
》……都是日劇韓劇粉絲的最愛。

在 「洋劇」迷們的眼裡，物以類聚人以
「劇」分，看劇，代表着不同品位。美劇類

型眾多，內容豐富，品位最佳；日劇情節緊
湊，題材新穎，次之；韓劇雖然拖沓冗長，
但打上了 「時尚浪漫」的標籤；再下來是港
劇，偶爾能有《金枝慾孽》之類的精品出現
。而看國產劇是 「沒品」的事情， 「古裝戲
紮堆，苦命女人扎堆，盡瞎編些漏洞百出的
故事給中老年人打發時間」。

有意無意間，許多年輕人都把國產劇拒
之門外。

但不知不覺中，《亮劍》、《士兵突擊
》、《潛伏》……的出現，讓人們對國產電
視劇開始刮目相看。如今，在姜某的書櫃裡
，國產電視劇碟片也是越積越多。此外，他
還發現，身邊的若干 「洋劇」的 「粉絲」們

花在國產電視劇上的時間也已經在 「超日趕美」了。
前一段時間，內地《潛伏》熱播的時候，無論在哪間辦

公室裡，隨口提一句《潛伏》，話題竟然就全然煞不住了，
男人聊《潛伏》裡的諜戰，女人談《潛伏》裡的愛情， 「一
桌男女老少，竟然全是 『潛艇』（潛伏粉絲）。」

其實，再往前追述，《士兵突擊》熱播的時候， 「不放
棄，不拋棄」成了全民口頭禪。《金婚》則被年輕觀眾奉為
生活教科書，並引發了關於愛情和婚姻的大討論。《我的團
長我的團》的方言與普通話 「混搭」亦讓大家議論不停。

似乎一夜之間，看中劇，成為一種流行時尚。
事實上，中劇復興之時，也是海外劇吸引力漸弱之刻。

《急診室的故事》等美劇已走向尾聲，能引發話題的新劇卻
寥寥無幾。同時，美劇按季播出的方式，也讓人着急。 「而
國產劇看起來很痛快，周一到周五，一個晚上連播兩三集。
」一位市民如是說。

同樣，日劇過於精短，不符合內地觀眾的收視習慣，很
難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韓劇的拖沓冗長和情節雷同則是久
被詬病的 「致命傷」。新鮮感一過去，日韓劇的退潮也在情
理之中。

如今，曾被痛斥為 「虛假做作矯情得要死」的國產生活
劇，正以寫實、貼近生活的風格，重新贏得觀眾的寵愛。儘
管某些國產電視劇或許看上去還不那麼完美，但其良好的整
體創作趨勢卻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一百多年前，法國巴黎要舉
辦一個 「萬國博覽會」，當時又
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法國政
府決定要在 「萬國博覽會」期間
辦一件 「極不尋常的事」。

什麼才是 「極不尋常的事」
？巴黎人全不知道。於是，法國政府向公眾徵集方
案。有一個設計師名叫斯塔夫．埃菲爾，他提出建
一個旗座，高達三百米，成為全世界建築物之最。
然後將法國國旗插上去，在高空中迎風飛揚。這個
主意充滿了法蘭西民族主義色彩，贏得了政府官員
極大的興趣。

結果斯塔夫．埃菲爾的方案在七百多個徵集方

案中脫穎而出。當時，巴黎原埃菲爾鐵塔附近全是
古建築，不乏有經典的文化建築，造一座鐵塔，真
的是一件 「極不尋常的事」。

埃菲爾鐵塔一動工，就遭到市民的強烈反對，
認為造鐵塔會破壞周邊的風景。作家莫泊桑，還聯
合了全國文學圈內的知名人士向政府抗議。

埃菲爾鐵塔在爭議、抗議聲中慢慢升高，當時
所有人都認為鐵塔是巴黎城裡的一個 「怪胎」，是
執政者頭腦發熱的結果。但是當鐵塔建成後，世界
各地的人發現巴黎城裡矗起的高塔，紛紛駐足觀望
，他們驚嘆這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在塔下合影
觀光。埃菲爾鐵塔於是名噪全世界，慢慢演變成巴
黎的地標。

埃菲爾鐵塔的誕生從來沒有得到過寬容和理解
，它的成長過程充滿了 「死亡」的危險。但是，法
國政府當年一意孤行，唯一讓其堅持下來的理由是
：這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他們在開歷史先河。
如果沒有這一點，也許埃菲爾鐵塔早就會在罵聲中
停止建造了。

敢為人先，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做前人未做過
的事，並非那麼容易。如果沒有 「No.1」的夢想
在前面，很少有人會堅持走完一條泥濘之路。
「No.1」不是空想，它既是一種方向，也是一種

突破自我，肯定自我，銳意創新的最後依靠。不是
斯塔夫．埃菲爾成就了埃菲爾鐵塔，也不是法國政
府成就了埃菲爾鐵塔，而是 「No.1」成就了它。

二○○六年九月，《魯迅是誰》
圖片展在香港時代廣場展出，展覽以
黑白為基調，重播了一代巨人的重要
足跡，敘述了中華 「民族魂」的偉大
人生，讓人們感受到魯迅作為常人的
情感世界，更展示了這位文壇巨匠的

愛好和才華，給人以心靈的震撼。誠如其時香港立法會主
席范徐麗泰所說的，魯迅是中國民眾和知識分子最敬仰的
人，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思想文化巨人，他的寶貴遺產屬於
中國每一個人，理應為香港同胞所繼承。

其實，早在八十年前，魯迅就曾與香港有過三度接
觸。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魯迅由廈門乘船前往廣州，
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途中路過香港，隨
船停泊在維多利亞港一宵。但魯迅並未上岸，只是獨自默
坐在艙房裡，一邊翻讀報紙一邊喝茶。直到夜幕降臨後，
他才踱步到船艙口，凝眺港灣的夜色。但見遠處影影綽綽
的山巒，儼如一尊天然的迴音壁，魯迅在恍惚之間，依稀
感覺到風濤中傳來歷史的嗚咽之聲、悲號之聲、吶喊之
聲……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魯迅從廣州前往香港，同行
的有葉少泉、許廣平等。接待他們的是香港大學的青年學
子趙今聲，他是工科學生，兼任基督教會的《大光報》社
外編輯。當時正值省港罷工之後，英國當局強化殖民主義
統治，香港的社會空氣窒息。為了打破這種窒息，趙今聲
通過在廣州的友人葉少泉與魯迅取得聯繫，並以《大光報
》的名義，邀請魯迅赴香港演講。魯迅欣然答應，並下榻

在港島太平山麓（必列士街五十一號）基督教青年會的崇
樓傑閣內。

但是，香港的洋主子及其洋奴之輩，並不喜歡兼且畏
懼魯迅這個名字，他們在公開干涉無效之後，便暗地裡
「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以此

進行阻撓和搗亂。
二月十八、十九日，魯迅先後在香港大學及香港青年

會作《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個經典演講
，一時轟動香港及大陸文壇。在演講中，魯迅號召青年們
拋棄封建文化糟粕，引導青年們注重社會的現實。魯迅說
：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
痛苦換來的」 ， 「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
文化了，哪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 「也就是一
把軟刀子」 。 「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
相干」 ，要拋棄這老調子， 「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
麼樣」 。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
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
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 「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
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
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顯然，這是魯迅振興民族的呼
聲！

由於兩篇演講 「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也得罪
了香港的洋主子，因而港英當局對魯迅的演講非常憎恨，
竟不許講稿登報。後幾經交涉，儘管當局作了讓步，但還
是表示必須刪改後才可以刊登。

演講期間，年輕的主持人曾與魯迅聊起香港文壇的現
狀，當說到有人稱香港乃 「文化沙漠」之地時，魯迅卻

「頗不以為然」 ，認為這種說法 「未免太頹唐了」 ，並表
示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

魯迅這次在香港駐足了三天。由於跌傷的腳還未全好
，不能到各處大街上閑走，所以對香港的市井俗風等，印
象比較淡薄。不過，魯迅回廣州後寫了一篇《略談香港》
的文章，他以當地《迴圈日報》上披露香港 「警司」隨便
向中國人 「抽藤條」、 「搜身」等屢見不鮮的事實，稱
「香港總是一個畏途」；同時，他還寫到在香港帶着書籍

的人的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 「危險檔」。
魯迅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

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魯迅這回隨身帶着幾
隻書箱、衣箱，二十九日下午竟挨了 「查關」的種種麻
煩。

當晚，魯迅在赴上海的輪船上寫了《再談香港》一文
，記述他這次途經香港時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 「查關」的
無理待遇。 「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
，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每一部書
，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
查。而在這 『英人的樂園』 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
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
，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
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更令他氣
惱的是，一把連柄長僅五寸三分的小刀，竟被檢查員說是
「兇器」；一盒蚊煙香也被指斥是 「古怪」的。船上的茶

房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魯迅，他說： 「你生得太瘦
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 文章結尾魯迅發出了對香港
統治當局的強烈憤慨：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
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
頌德的 『高等華人』 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
默默吃苦的 『土人』 ，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
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如今，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已經建設得無比璀璨，魯迅
若地下有知，定會感到萬分欣慰。而他如能再赴香港，興
許會寫出《三談香港》的雜感，為香港的今天、明天而喝
彩、祝福！

曾
有
人
請
教
羅
丹
，
怎
樣
才
能
把
大
理
石
雕
刻
成
那
麼
傳
神
的

雕
像
。
他
回
答
說
，
﹁這
很
簡
單
。
你
拿
來
一
塊
大
理
石
，
把
不
需

要
的
統
統
砍
掉
。
﹂
這
話
說
得
確
實
﹁很
簡
單
﹂
，
也
有
點
幽
默
，

細
細
想
來
卻
不
無
道
理
。

我
們
知
道
，
雕
刻
技
藝
本
身
，
並
非
這
麼
簡
單
。
然
而
，
﹁把

不
需
要
的
統
統
砍
掉
﹂
，
卻
說
盡
了
這
項
創
造
性
勞
動
的
全
部
內
容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說
，
羅
丹
不
愧
為
深
得
要
言
妙
道
的
大
師
。
其
實

，
人
生
也
是
一
門
藝
術
，
同
樣
講
求
刪
減
冗
餘
之
道
，
卸
下
不
需
要

的
東
西
。

當
初
我
們
來
到
世
上
，
本
來
是
赤
條
條
空
無
一
物
。
隨
着
年
齡

的
增
長
，
身
心
的
掛
礙
也
逐
漸
多
了
起
來
。
看
到
什
麼
都
是
新
鮮
的

，
都
以
為
是
自
己
需
要
的
，
什
麼
都
想
收
藏
，
什
麼
都
想
保
留
。
在

物
資
短
缺
的
年
代
，
也
許
還
感
覺
不
到
這
樣
的
生
活
習
慣
有
何
繁
複

和
累
贅
。
但
當
時
代
的
列
車
將
我
們
載
入
新
的
世

紀
，
帶
進
物
慾
橫
流
的
市
場
大
海
，
人
們
的
視
覺

、
聽
覺
、
味
覺
、
嗅
覺
、
觸
覺
都
被
充
分
激
活
了

，
異
乎
尋
常
地
亢
奮
起
來
。
隨
後
，
便
出
現
了
房

奴
、
車
奴
、
卡
奴
等
被
消
費
異
化
了
的
怪
現
象
，

繁
複
和
累
贅
之
感
也
相
伴
而
生
。

被
時
尚
牽
着
鼻
子
走
的
人
，
在
眼
花
繚
亂
的

商
品
和
吊
胃
口
的
廣
告
面
前
，
購
買
慾
望
剛
開
始

還
比
較
強
勁
，
時
日
久
了
，
便
逐
漸
失
去
了
選
擇

的
能
力
和
耐
心
，
許
多
人
都
很
難
說
清
自
己
真
正

需
要
什
麼
。
在
人
們
的
心
智
普
遍
被
商
業
異
化
的

時
代
，
海
明
威
告
誡
人
們
，
﹁在
一
個
奢
華
浪
費

的
年
代
，
我
希
望
能
向
世
界
表
明
，
人
類
真
正
需

要
的
東
西
是
非
常
之
微
少
的
﹂
。
他
不
能
相
信
內

心
生
活
真
實
而
嚴
肅
的
人
，
對

物
質
會
有
那
麼
多
的
需
求
，
對

物
質
的
狂
熱
追
求
，
反
而
說
明

了
我
們
內
心
的
空
虛
。

﹁家
有
黃
金
數
噸
，
吃
飯

不
過
三
頓
；
家
有
房
舍
千
間
，

睡
覺
不
過
一
間
﹂
。
若
以
此
對

照
起
來
，
我
們
生
活
中
不
需
要
的
東
西
確
實
太
多

了
。
所
謂
﹁不
需
要
﹂
的
東
西
，
應
該
包
括
看
得

見
與
看
不
見
兩
個
方
面
：
用
不
上
的
雜
物
、
能
省

略
的
俗
務
、
可
忘
掉
的
瑣
事
，
尤
其
是
頭
銜
、
名

分
等
原
本
就
不
屬
於
你
的
附
加
東
西
。
這
些
冗
餘

的
身
外
之
物
，
當
屬
來
之
不
易
，
難
以
割
捨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
因
而
我
們
常
常
會
聽
到
這
樣
的
說
詞

，
﹁先
留
着
、
別
扔
掉
，
不
定
什
麼
時
候
就
能
用

得
着
﹂
。
由
於
這
種
寧
濫
毋
缺
的
心
理
作
怪
，
有

些
人
就
如
同
拾
荒
者
那
樣
，
一
路
上
只
管
撿
拾
起

來
，
總
也
不
肯
捨
棄
，
以
至
於
背
負
越
來
越
重
，

步
履
越
來
越
慢
。

不
論
你
是
棟
樑
大
器
，
還
是
凡
夫
俗
子
，
同

樣
是
紅
塵
路
上
的
匆
匆
過
客
，
時
光
有
限
，
精
力

有
限
。
舊
物
累
積
，
俗
務
纏
身
，
瑣
事
縈
懷
，
虛
名
拖
累
，
不
僅
浪

費
了
有
限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
擠
兌
了
有
益
作
為
的
精
力
，
讓
人
身
心

疲
憊
，
而
且
也
必
然
會
沖
淡
人
生
的
主
題
，
淹
沒
人
生
的
價
值
。
在

看
重
生
命
質
量
的
前
提
下
，
撥
冗
除
雜
，
刪
繁
就
簡
，
適
時
卸
下
那

些
不
需
要
的
東
西
，
你
才
能
輕
鬆
愉
快
地
前
行
，
實
現
人
生
價
值
最

大
化
。卸

下
冗
餘
的
東
西
，
回
歸
簡
單
的
生
活
，
其
實
是
一
種
全
新
的

生
活
哲
學
。
當
你
用
一
種
新
的
視
野
觀
察
生
活
、
對
待
生
活
，
你
就

會
發
現
許
多
簡
單
的
東
西
才
是
最
美
的
，
而
許
多
美
的
東
西
正
是
那

些
最
簡
單
的
事
物
。
因
此
，
美
國
暢
銷
書
作
家
麗
莎
‧
普
蘭
特
說
，

簡
單
的
生
活
並
不
一
定
是
物
質
匱
乏
，
但
它
一
定
是
精
神
的
自
在
；

簡
單
生
活
也
不
是
無
所
事
事
，
但
卻
是
心
靈
的
單
純
。
這
也
許
就
是

崇
尚
簡
約
的
人
所
追
求
的
人
生
境
界
，
所
嚮
往
的
人
生
樂
趣
吧
。

厄普代克喜愛的作家 陳 安

人
不
可
貌
相

段
懷
清 魯迅眼中與筆下的香港

周惠斌

夢
想
就
要N

o.1

流

沙

卸下不需要的東西 王兆貴

國
產
電
視
劇
重
新
受
寵

蕭

愚

一
時
輪
運
轉
一
揮
間
，
九
七
回
歸
十
二
年
。

歷
劫
明
珠
更
璀
璨
，
經
霜
荊
紫
最
芳
妍
。

抗
防
流
感
萬
民
福
，
蓬
勃
金
融
百
尺
竿
。

耀
眼
圖
騰
今
勝
昔
，
弘
揚
兩
制
獻
瀛
寰
。

二
歲
月
崢
嶸
十
二
春
，
弘
揚
兩
制
氣
氤
氳
。

創
新
科
技
興
改
革
，
蓬
勃
金
融
採
馥
芬
。

市
邑
繁
榮
千
賈
集
，
香
江
鼎
革
一
天
新
。

抗
防
流
感
仁
德
立
，
萬
里
長
風
沐
百
芹
。

三
披
荊
斬
棘
不
言
休
，
十
二
征
程
歲
月
稠
。

數
度
金
融
抗
風
暴
，
幾
番
渡
虎
逐
江
流
。

仁
風
萬
里
龍
光
照
，
霧
散
千
山
景
色
幽
。

兩
制
弘
揚
凝
眾
志
，
群
賢
協
力
續
春
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
歸
十
二
周
年
感
懷

（
律
詩
三
首
）
蘇

生

今
日
香
港

（
攝
影
）
楊
芳
菲

約
翰
‧
厄
普
代
克
今
年
一
月
病
故
的
消
息
令
人
意
外
，
因
為
他

才
七
十
六
歲
，
尤
其
因
為
他
一
年
出
一
本
書
，
直
至
去
年
還
在
出
書

，
一
生
出
了
近
七
十
部
長
篇
小
說
、
短
篇
小
說
集
、
詩
集
、
散
文
集

、
評
論
集
，
使
人
覺
得
他
有
着
強
大
的
生
命
力
，
應
可
活
至
八
九
十

歲
的
耄
耋
之
年
。

最
近
瀏
覽
有
關
他
的
一
些
文
字
資
料
，
發
現
他
之
所
以
想
當
作

家
，
是
受
了
他
母
親
的
影
響
。
他
母
親
有
康
奈
爾
大
學
的
英
語
碩
士

學
位
，
卻
在
商
店
當
營
業
員
，
業
餘
便
發
憤
寫
作
，
一
心
當
作
家
。

厄
普
代
克
自
幼
就
常
見
母
親
坐
在
打
字
機
旁
，
他
記
憶
中
的
家
有
一

種
打
字
機
聲
所
造
成
的
神
秘
的
追
逐
氣
氛
，
是
母
親
把
她
的
願
望
植

入
了
他
的
頭
腦
。
母
親
在
兒
子
成
名
很
久
後
才
出
了
兩
本
書
，
有
人

問
她
如
何
看
待
她
兒
子
的
大
名
聲
，
她
冷
靜
地
答
道
：
﹁我
倒
願
意

是
我
自
己
。
﹂
厄
普
代
克
之
所
以
成
為
大
作
家
，
一
是
天
賦
加
勤
奮

，
二
是
愛
讀
書
，
受
到
不
少
作
家
的
影
響
。
他
在
一
次
記
者
採
訪
時

說
，
他
從
小
喜
愛
的
作
家
包
括
詹
姆
斯
‧
瑟
伯
、
莎
士
比
亞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
J
‧
D
．
塞
林
格
、
普
魯
斯
特

、
喬
伊
斯
和
亨
利
‧
格
林
。

他
說
，
瑟
伯
是
他
十
一
歲
至
十
八
歲
期
間

崇
拜
的
偶
像
，
這
名
幽
默
作
家
、
畫
家
向
他
顯

示
了
美
國
之
音
和
詼
諧
氣
質
。
那
時
他
常
省
下

每
分
錢
去
買
瑟
伯
的
新
書
。
十
二
歲
時
他
給
瑟

伯
寫
過
一
封
仰
慕
信
，
瑟
伯
回
贈
他
一
幅
畫
，

他
把
畫
裝
入
鏡
框
，
到
哪
兒
都
隨
身
帶
着
。
上
大
學
後
，
他
讀
得
比

較
多
的
是
莎
士
比
亞
和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
另
外
還
有
塞
林
格
，
後

者
打
開
了
他
的
眼
界
，
使
他
明
白
了
怎
樣
把
生
活
中
幾
乎
沒
有
關
聯

、
或
僅
有
一
絲
聯
繫
的
事
情
編
織
成
一
部
小
說
。

大
學
畢
業
後
，
他
開
始
閱
讀
普
魯
斯
特
小
說
的
英
文
譯
本
，
這

名
法
國
大
作
家
的
洞
察
力
、
哲
理
性
和
長
句
型
都
使
他
入
迷
。
後
來

他
又
讀
亨
利
‧
格
林
的
小
說
，
這
個
英
國
作
家
現
在
已
幾
乎
被
人
遺

忘
了
，
但
他
確
實
視
之
為
小
說
大
師
，
在
寫
《
兔
子
富
了
》
時
明
顯

感
到
格
林
文
風
對
他
的
影
響
。

愛
爾
蘭
作
家
喬
伊
斯
的
《
尤
利
西
斯
》
對
他
也
有
很
大
感
染
力

。
書
中
莫
莉
和
布
魯
姆
的
長
篇
內
心
獨
白
，
他
讀
時
感
到
非
常
興
奮

，
體
驗
了
那
種
觸
及
人
生
經
驗
實
質
的
新
手
法
。
不
過
，
對
他
而
言

，
喬
伊
斯
只
是
他
呼
吸
的
空
氣
，
普
魯
斯
特
、
格
林
和
塞
林
格
才
深

植
在
他
腦
中
，
似
乎
真
地
在
幫
助
他
逐
步
提
高
，
教
他
怎
樣
處
理
他

自
己
的
素
材
。


